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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促进新时代中国武术套路的发展与传承，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历史分析法、对比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

方法对中国武术套路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研究认为，中国武术套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武舞，经历了从“武
舞”到“套子”再到“传统武术套路”的漫长演变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武术套路朝着奥林匹克化的竞技体育道路进行了创

新与改革，使现代竞技武术套路一度成为中国武术的主流。 竞技武术套路的发展不仅要注重把握技击意识，突出拳种意

识，推崇养生意识，还应在融入竞技体育大家庭的同时始终保持一种具有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内涵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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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民间流传

了数千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冷兵器时代，传统武

术作为一种技击术，成为保家护国的重要手段；而在

当今社会，中国武术以“竞技武术套路”的形式出现

在竞技体育的大舞台，成为向世界展现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以及促进中外友好交流的重要窗口。 中国武术

套路的起源问题，是武术理论研究中的基本问题，若
不研究、不了解中国武术套路的起源，则很难准确地

把握其本质规律和文化内涵。 然而在以往的研究成

果中，不少学者将“武术的起源”与“武术套路的起

源”混同在了一起。 如宋丽丹在“传统武术套路起源

问题探讨”一文中对“武术套路起源于劳动”“武术套

路起源于模仿”“武术套路起源于巫术”“武术套路起

源于军事”“武术套路起源于表演和健身”等武术套

路起源学说进行了分析，认为“传统武术套路的起源

与形成就是以上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１］；王国

辰在“从发生学的角度谈武术套路的起源”中则认为

“武术套路起源不是多元的而应该是多因的，劳动、
舞蹈、狩猎、娱乐健身、军事、模仿本能、原始戏剧等是

促进武术套路形成的因素” ［２］。 武术作为中国古代

的一种技击术，是中华民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

物，其起源必然受到了众多因素的影响与推动；而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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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套路作为一种具有程式化的、经过编排整理的武术

形式，是武术大概念的一个分支，其起源应与“武术”
有所区别。 从这个意义上讲，武术与舞蹈有着共同的

起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武舞同源”。

１　 相关概念的辨析与梳理

１． １　 武舞的概念

在学术界，有关武舞的表述莫衷一是。 如张秋红

认为，武舞是“将武术的技击之术用艺术性、娱乐性

的形式展现出来，使单纯的攻防技击具有了宣泄内心

精神情趣的功能”的身体活动形式［３］；邱丕相认为，
武舞在武术攻防中提炼了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
把格斗技术进行再创造和升华，是对武术技击动作的

夸张和超脱。 其根本出发点是直接表现战斗、技击，
通过演练者的攻防技术、劲力、节奏、神采来表现战斗

的“生活” ［４］。 本文认为，无论武舞的概念如何表述，
我们应始终坚信武舞的真正魅力在于艺术，而非实

战。 无论是舜、禹时期用作“武力炫耀”的干戚舞，或
是周朝用以展现“辉煌战果”的大武舞，亦或是盛唐

“以武助兴”的剑器舞，都逃不开被界定为“舞”的宿

命，“舞”较之临阵杀敌的军事武艺仍有着本质上的

差别。 可见，武舞是一种将技击攻防动作或军事技能

等武术动作通过舞蹈的形式予以抽象再现，以抒发情

感或表现技击方法为目的，且不具备攻防实战功能的

技巧性表演。
１． ２　 套子的概念

从历史演变的脉络来看，套子出现的时期介于武

舞与武术套路之间，因此可将其界定为古代武舞与传

统武术套路的过渡形态。 相比于武舞，宋代的套子鲜

有音乐辅之且无故事情节，表现内容多为纯粹的武术

技艺，彻底摆脱了“舞”的属性，并在名称上指出其本质

为具有一定程式的“套”；宋代的套子已不具备宗教祭

祀、军事操练以及武力炫耀等抒发情感的功能，仅作为

一种供人观赏、娱乐的身体活动；宋代的套子舍弃了武

舞施展于郊庙祭祀、朝贺、宴享等大典的舞台，普及成

为“乡井市民”在瓦舍、勾栏里用以谋生的一项武艺表

演，深受社会普通大众的推崇和喜爱。 正如周伟良在

《中国武术史》中所述：所谓“套”，就是一种“势势相

承”的预设性编排。 明人何良臣也曾在《阵纪》中用

“套子武艺”一词来指称一些套式武技。［５］６２由此，本文

将“套子”概括为一种将预先编排好的、具有一定程式

性的武术技击动作流畅地展现在众人面前、供人观赏

和娱乐的武艺表演，也可称之为“舞武”。
１． ３　 传统武术套路的概念

中国武术套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武舞，萌芽于宋

元时期的套子武艺，后因清政府严禁民间习学拳棒，
在各类以秘密结社组织为形式的活跃习武活动中武

术套路得以发展成熟。 与宋元时期的套子武艺相比，
明清时期形成的武术套路表现出较为完备的拳种套

路体系：套路的拳种名称相对固定，有些拳种名称沿

用至今，经久不衰；此外，拳种的动作技术结构相对稳

定，便于套路的传承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

期的武术理论对于套路的训练价值也给予了充分肯

定，如明代程宗猷在《耕余剩技》中所述：“不有成法

相授，能身臂指使动如意乎”，将本来并非套路形式

的日本刀法按中国方式编演成套，目的是“有恐临敌

掣肘”，便于平时练习。［５］１００可见，武术套路是一种以

技击动作为素材，由攻守进退、动静疾徐、刚柔虚实等

矛盾运动的变化规律编成的，用以展现技击强弱，方
便教学演练和记忆传承的整套运动形式。
１． ４　 竞技武术套路的概念

在阐述竞技武术套路的概念之前，我们不妨先看

一看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的概念区别：竞技武术指高

水平武术竞技，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运动潜能

和争取优异成绩而进行的武术训练竞赛活动，其特点

是专业化、职业化、高水平、超负荷、突出竞技性［６］；
而传统武术则是指在中国农耕文明背景下形成并发

展至今的，以套路、散打包括功法练习为有机活动内

容，以家传或师徒传承为载体，以提高技击能力为主

体价值，注重体用兼备的中华民族武术传统体育活动

方式［７］。 通过二者的对比可知，竞技武术与传统武

术在传承方式、运动内容以及功能价值等方面都存在

明显差异。 由此可以推断出竞技武术套路的概念：以
传统武术套路为依据，参照西方竞技体育的模式发展

形成的以裁判员、教练员和运动员为主体，依照既定

的竞赛规则和评判方法，以最大限度发挥个人运动潜

能、争取优异成绩为根本目标，突出“难度大、质量

高、形象美”的新型武术套路形式。 然而，无论武术

套路如何创新，其本质都应属于“舞武”而非“武舞”。
较之传统武术套路，竞技武术套路淡化了武术的技击

功能，把“舞武”的模式发展到了极致，且愈发表现出

一种“艺术化”的发展趋势。

２　 武术套路的起源与流变

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上出现最早的社会形态，氏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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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部落间因掠夺财物及复仇等战争不断，原先的生产

工具逐渐转化为作战武器，部分生产技能也相应转化

为战斗技能。 为了在频繁的战事中获胜，对格杀技能

的训练成为原始先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根据

史料及有关民俗学提供的资料，原始先民多采用

“舞”的形式。 《韩非子·五蠹》中记载：“当舜之时，
有苗不服……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干”即盾、“戚”即斧，手执干戚而舞，使苗族臣服［８］。
这种“以舞的形式执行武的效能”的“武舞”，为中国

武术的萌发奠下了不可缺少的基石。 周代的“象舞”
“万舞”“大武舞”等便是从武舞发展而来的，其活动

式样和功能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如“大武舞”是周武

王为庆贺灭纣成功而作，全舞分六段，以表现武王伐

纣胜利的全过程。
兵械活动的艺术化发展为秦汉时期的文体娱乐

活动增添了一抹色彩，如在鸿门宴上项庄以庆寿为名

为项羽、刘邦舞剑———“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

乐，请以剑舞”，可见当时在军中饮酒以“武舞”助兴

并非稀罕之事。 艺术化的剑技活动唐代以前已不乏

记载，而进入唐代后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唐人

李冗在《独异志》中记裴旻舞剑“走马如飞，左旋右

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又有杜甫的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如羿射九日落，矫如

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这些记载无不

形象地显现出唐代剑舞倏忽多变的绝妙形态。 值得

注意的是，这种剑舞尽管动作上或骤如急雨、或疾如

射日、或威如雷霆、或静如凝光，但终究是一种有配乐

的技巧性表演，与战场格杀之术不能同日而语。 宋

代，出现了一种“势势相承”的套式武技，吴自牧在

《梦梁录》中记载：“先以女飐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睹，
然后以膂力者争交”。 “套子”的出现，是中国武术发

展趋于成熟的显著标志。 作为中国武术文化结构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套路正式形成于明清时期，一时间

被冠以各种拳名的套路蔚为可观，如太祖拳、少林拳、
内家拳、梅花拳、八卦掌、形意拳、太极拳、洪拳等，至
今仍沿传不衰。

辛亥革命以后，为解决内政腐败、外强入侵及国民

体质羸弱的严重问题，国民政府大力提倡发展武术项

目。 与此同时，各种西方体育活动的强势介入促成了

围绕武术开展的“土洋体育之争”，敦促着人们改变旧

有的思维方式，对武术进行时代的审视。 为推进中国

武术的发展与交流，中央国术馆举办了两次“国术考

试”，为促进武术走上近代竞技舞台积累了经验。 １９３６
年第十一届奥运会期间的中国武术表演，正式向世界

体坛展现了这一东方人体看文化的魅力与风采，同时

也为扩大中国武术在世界的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 新

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把进军奥运作为武术的最高追求，
对传统武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逐渐形成了朝着

“高、难、美、新”发展的现代竞技武术套路，并在其后的

发展中一日千里、日新月异，一度成为中国武术的主

流。 ２００２ 年，武术新竞赛规则出台， 武术套路比赛的

动作难度加大，裁判评分标准更接近于体操等观赏性

运动项目。 进入 ２１ 世纪的竞技武术套路已逐步发展

为表现“刚健有力的艺术美和惊险动人的难度美”的
艺术性表演，许多动作虽有象征性的技击含义，但已失

去了原有的技击功能［９］。 中国武术经历了从“武舞”
“套子”到“传统武术套路”的漫长演变过程，最终形成

了如今的“竞技武术套路”形式，但如若不能及时转换

思路，保持武术中的本源内涵，那么竞技武术套路便在

当代社会展现出一种轮回为“武舞”的发展趋势。

３　 武舞视域下中国竞技武术套路的机
遇与挑战

　 　 中国武术套路由最初的武舞到拳种套路的成型历

经了数千年，在漫长的演变进程中，武术汲取了哲学、
美学、伦理学、养生学、军事学等多种传统文化的精髓，
形成了完备的技术体系和理论体系，逐渐展现了除技

击价值以外的健身价值、观赏价值、教育价值等多重价

值功能，显现出了基本的体育属性。 而宋元时期出现

的有组织、有规则、有奖品的拳棒擂台赛，则表明了中

国武术同时也具备一定的竞技属性。 新中国成立以

后，武术套路的改革有条不紊地进行，且取得了一定的

成功，让全球人民关注到了中国武术，关注到了中国文

化。 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竞技化改革一方面促进了

武术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武术在竞技体育

道路上的渐行渐远，面临着机遇与挑战。
３． １　 中国竞技武术套路在设计上应合乎“顺其自

然”的无为之道

庄子在《齐物论》中有对庖丁解牛的论述如下：
“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 ［１０］４２庄子以此

来告诫人们应遵循事物发展运动的规律，顺应事物本

身的性质与特点。 中国武术发展至今，无论演变出了

如何丰富多样的价值功能和表现形态，都应依乎武术

之“天理”，因乎武术之“固然”，不能忽视了对武术技

击本质的坚守与遵从。 而如今竞技武术套路过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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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难度和演练效果，套路中原有的一些技击攻防动

作因难以适应当下的竞赛规则而被其他动作代替。 如

早期的旋风脚接叉后扎刀，整体动作兼顾左右，忽上忽

下，攻法莫测，既美观又具有一定技击含义；而后创新

出旋的风脚 ７２０ 度转体，增加了运动员对落地后接叉

动作平衡的掌握难度，若再做扎刀动作就极易导致重

心不稳、器械触地，从而严重影响最终的比赛成绩。 为

此，不少运动员将套路中的“扎刀”改为“平举刀”，在
保持“高、难、美、新”要求的同时增加了难度分值，还减

少了动作失误的可能性，但这种“平举刀”的动作却因

丧失了技击属性而变得华而不实，背弃了武术的初衷。
再如，缠头裹脑是刀术套路中的基本功法，刀绕头、背
左缠右裹，以拨架对方器械，向后缠裹化解后即顺势进

攻，常与劈、砍、扫、斩、挂、撩、抹等刀法连接使用。 在

传统套路演练中，一串快速连贯的缠头裹脑动作，刀舞

手随如雪花盖顶，气势迅猛；而如今在竞技武术套路

中，因这一动作极易因“器械碰身”而导致被扣分，逐渐

被各种刀花代替，除炫技之外，毫无攻防技击之功用。
中国竞技武术套路要“顺其自然”，就应该把握

技击意识。 竞技武术作为现代武术运动的标志性符

号，无论是竞技比赛或社会推广，均具有强烈的“官
文化”色彩，其活动内容和样式对社会武术活动都将

产生极大的影响。［５］１２８可见，竞技武术作为当代中国

武术的重要组成，若放任其“按照竞技体育的发展模

式去无限追逐奥林匹克精神，最大限度地发挥竞技体

育功能” ［７］，那么实现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互不干扰

的“双轨制”模式也并非易事。 因此，我们既不能完

全倒退至传统武术套路发展的时期，也不能放任竞技

武术套路肆意发展，应采取干预手段，使现代竞技武

术套路至少保持在 “武” 的基本属性上，避免其向

“舞”的方向无限制地发展，对此我们首先要明确地

区分竞技武术（武）与艺术武术（舞）。 倘若放任竞技

武术套路向“去技击化、趋艺术化”的势态发展，必将

导致技击功能的同化和消亡，从而脱离了“武”的属

性演变为一种“以艺术作为形式载体，融合舞蹈、音
乐等艺术形式，运用艺术的表演方式对武术进行另类

演绎和表现” ［１１］的艺术武术，这与武舞并无本质上的

区别。 此外，我们也应清楚地意识到当代竞技武术所

推崇的“高、难、美、新”只能做锦上添花之用，不能作

为评判竞赛成绩的关键因素。 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
一场竞技武术套路比赛中即使运动员的演练水平不

凡，若某一高难度动作出现了失误，即意味着与前三

名失之交臂，甚至有名落孙山的可能，未免有本末倒

置之嫌。
３． ２　 中国竞技武术套路在美感上应顺应“过犹不

及”的中庸之道

《论语·庸也》 有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

乎” ［１２］，强调我们要有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事态

度。 在现实生活中，“物极必反”的例子并不少见，如
父母的溺爱会对孩子的成长不利；夏季长期躲在空调

屋里的人们会生病；快餐便捷了人们的生活却导致了

肥胖等等。 在竞技体育道路上发展得如火如荼的竞

技武术套路也未能免俗，如长拳的基本跳跃动作腾空

摆莲；前进助跑、腾空向后外摆腿；击响腿摆动幅度

大、力度强。 这些动作富有技击攻防含义，与“回马

枪”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如今的竞赛套路中出现的

原地外摆腿 ５４０（７２０）度落地接马步，因对动作难度

和美观的追求而不得不以牺牲动作技击本质为代价。
再如现代竞技武术对艺术美的追求，促使运动员们愈

发注重对竞赛服饰的要求，由竞技体育发展初期的纯

色表演服，到后来服装上的少许图案点缀，再到如今

竞赛服饰上天花乱坠、少有留白的复杂纹饰，总给人

一种喧宾夺主的视觉冲突，印证了老子“五色令人目

盲，五音令人耳聋” ［１３］的朴素辩证理论。
中国竞技武术套路要做到“过犹不及”，首先要

突出拳种意识，尽量避免或减少与突显拳种特色无关

的因素。 近年来，针对武术入奥的问题，有关专家学

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普遍认同竞技武术的完

善应突出民族特性，强化对运动员民族传统精神的培

养。 武术的民族性应是由内而外的，在对武术教练、
武术运动员进行民族精神的培养之余，竞技武术套路

本身的完善也十分重要。 这主要体现在武术套路的

表现形式上，如动作规格、动作质量、演练水平以及运

动员在演练中的神态等。 不同的比赛项目，运动员所

表现出来的神态及心理活动也应有所不同，如太极拳

宜怡然自得，注重呼吸吐纳；南拳宜严肃勇猛，注重寸

劲发力。 “审视民国学校武术教学内容的套路部分

……不仅有着风格独特的拳理拳法、动作由来、思想

意蕴等内涵，还有着拳种的人物、历史、地域文化、传
承谱系，以及相关的各种极富教育价值的故事等外

延，有着极高的教育附加值。 可以说，一个拳种经典

套路就是一个独特的、完善的、自成体系的知识与文

化的综合体” ［１４］。 可见，打拳贵在 “明拳理、知技

法”，运动员在习练套路的过程中应突出拳种意识，
加强对所习拳种套路技术特色的掌握，避免因武术套

路的“体操化”和“舞蹈化”而导致的千篇一律、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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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现象。
３． ３　 中国竞技武术套路在理念上应注重“保身养

亲”的养生之道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以有涯随无涯，殆
已” ［１０］４１，在庄子看来，刻意追求外物，不管是求名求

利，还是求学求知，都有违自然之道，其论调虽有一定

的消极性，却也可以在快节奏的现实生活中给予人们

启示。 无论是明清时期民间习武以自卫图存，亦或是

民国时期政府提倡武术以强种强国，中国武术从来都

不是争强斗狠的活动项目，它以“止戈”为其基本理

念，注重和谐，不以打败对手作为根本目的。 在竞技

武术中，虽强调竞技性和比赛成绩，但在赛场上真正

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无论如何突破自我，首先

做到的是顺应自然，以“保身”“全生”“养亲”“尽年”
（保全身体、保全生命、培养精神、尽享天年），切不可

因追求无尽的名利与荣耀而忽视自身健康。 古希腊

奥运会曾盛极一时，却最终因人们对神灵的崇敬和对

荣誉的追求逐渐演变为世俗名利的追逐，为罗马皇帝

废除奥运会提供了口实。 而如今的竞技武术运动员

习武也由最初的强身健体、强种强国的精神追求逐渐

带有了某种功利性目的，加之竞技武术教育体系中技

术训练的运动量和运动强度往往超出运动员本身可

以承受的生理负荷，导致了运动损伤的普遍出现，违
背了中国传统的养生之道，也背离了中国武术的基本

初衷。
中国竞技武术套路要“保身养亲”，就应推崇养生

意识。 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清静淡

泊、顺乎自然的性格，而修身养性、形神兼备及中庸和

谐的基本理论则促使中华武术形成了以追求“健”和
“寿”为目的养生观念［８］。 武术套路具有利用呼吸吐

纳调养身心健康的功用，结合中国传统养生学理念以

及哲学思想，可打通周身经络，其养生效果是其他体育

项目望尘莫及的。 因此在竞技武术套路的发展中，我
们也应注重推崇武术套路本身所具备的养生属性，“发
挥武术健身的独特功效，弥补群众体育发展的不足，提
高人民健康水平” ［１５］，为武术全民健身提供良好的宣

传。 与此同时，在对竞技武术运动员进行训练时我们

也应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等

科学的训练方式，与传统的中医养生理论相结合，避免

运动员因不科学的训练方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损伤。
与西方竞技体育“突破自我、突破极限”的运动理念相

比，中国武术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含蓄、内敛的特质。
或许，保持与西方竞技体育的独特差异性正是武术存

活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４　 结语

从历史的大脉络来看，中国武术套路经历了由舞

至武再向舞演变的发展过程，如今竞技武术套路的艺

术化已趋于一种人体极限的饱和状态。 更多的专家

学者也提出了当今武术发展逐渐背离武术技击、与传

统武术渐行渐远的问题。 但我们应意识到，竞技武术

套路今后的发展路径势必会顺应时代的需求与广大

人民的号召，逐渐向传统武术回归，“高、难、美、新”
的艺术化发展趋势也终将有所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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